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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
的人 们 ，
似乎 只 挖
空心 思 地
去研 究 烹
调、美 食 ，
而对 人 体
的排 泄 物
如何 合 理
处置 却 不
甚了 了 。

这话
虽然 刺
耳，但 当
你漫 步 某
座城 市 ，
对那 些 装
饰豪 华 ，
高耸 宏 伟
的饭 店 ，
发出 由 衷
的赞 叹
时，对 那
臭气 熏 天
的公 厕 ，
是否 有 一
成忧思 ？

并非是荒诞的笑柄
某君初春到省府 出 差 ，闲暇 上街

观光 购物 。这省城到底非 同 一般 ，街
道两 旁 商 店 鳞次 栉 比 ，商 品琳琅 满
目，卡 拉OK的 音 响 不绝 于耳 。正 当
他被 五 光十色 的街景所陶醉 ，目 不暇
接之时 ，突 然便急 。可这位老 兄找遍
整条 大 街 ，连 个 厕所 的 影 子 也见不
到。他灵机一 动 ，就往 单 位 里 面 跑 ，
但因 人地生疏 ，几次都被挡 了 驾 。憋
得实在 无法 ，只得硬着 头皮 冲进 一 座
楼房 ，总算解 决 了 急需 。哪知 刚转 身 ，
就见一 名警察跟踪 而 来：“你慌慌张
张，私 闯单位 ，是……”。劈头盖脑
的问 话 ，他吓得浑 身颤栗 ，只得老老
实实坦 白 “问 题”，又拿 出 证件 、身
份证 说 明 自 己 确 系 “良 民”，才算无
罪“释放”。另 一个 出 差 去 北京 的 干
部，街上 突 感 里急后 重 ，可转 来 荡去 ，
就是找不到 公厕 。万般无奈 ，只得钻
进小 胡 同 无 人 处 消急 。不料 当 场被人
抓住 ，不但 罚 了 款 ，还 叫 人羞 辱 一 顿

……。

这两 则事例 ，并非笔
者杜撰 。而今 的城市 、特
别是大城市 ，上厕所难确
实成了 一个社会 问 题 。全
国城镇常住人 口 近三亿 ，
而城市 的 公厕才913万座 ，
平均 3200人 才 有 一 座 公
厕。陕 西 汉 中 市20万城市
人口 ，有 公厕34座 ，平均

5000人一座 ；北京 、上海 等特大城市 ，
几乎 上 万 人 才 一 座 公厕 ；在 人 口 密
集、人 口 流动量 大 的 中 小城市，2—3
万人才平均有 一座 公厕 的 并不少见 。
由此使人不难想象 ，厕所数量 与人 口
数量 悬殊如此之大 ，是形成群众 上厕
难的 重 要原 因 。西安 火车站 ，每天人
口流量在10万人 以上 ，而公厕 只有 两
座，每次容纳 不到30人 。于是便 出现
了“上厕危机”。每 当 列车到站 ，大
量的旅客便蜂涌而挤 ，先排队买票 ，
又要排 队 入 厕 。尽管便池 上 面 高 悬
“ 不准在 小便池 内 大便”的禁令 ，但
形同 虚 设 ，令行难禁 。憋急了 的旅客 ，
哪管斯文 ，往 上 一蹲 ，解 了 切腹之痛 。
厕所少 的现状 ，对 出 差到 陌 生地的 人
来说 ，不啻 是个精神负担 。领教过上
厕难 的 人 ，出 门 前 总是惦 记着 一 条 ：
少吃少喝 ，免得丢人 出 丑 ；有 的 人不
管有 否便意 ，只要见到厕所 ，便往 里
钻。有个推销 员深有感触地说 ：我一
年四 季 到外地跑 ，城市越大 ，上厕越
难。只 要 稍有便意 ，找上几条街 ，总
会找 上 一个 。但要遇到 跑肚子 ，就不
敢出 门 。假若 非 出 不可 ，就往机关 、
单位 里 钻 ，训 也好 ，罚 也 罢 ，听便 。有
时，他 宁 可 花30
元叫 辆 “的 士 ”
拉回 旅 馆 解 燃
眉之急 ，也不想
叫人耻笑 。

令人 担 忧
的厕所现状

这是 一 幅
讽刺 味 十 足 的
漫画 。图 中 某君
上厕所 时 ，手 里
点着 蜡烛 ，拿着
扇子 ，足 登 高 筒
雨鞋 ，空 中 蝇蚊
飞舞 ，脚 下 污秽
满地 。细 细 品味
画中 意 思 ，令人
笑而担忧 。

全国9.3万
座公 厕 ，只 有
1 0%安 装 了 净
化、水冲 设 备 ；
西安 、宝鸡 、汉
中约 250座 公
厕，净化处 理 更

低于全 国 平均水平 。这些基本符合 国
家卫生标准 的公厕 ，大部分是在5年
内建成 的 。全 国50%以 上 的城市公
厕，别 说净化装置 ，连水冲管道也没
有。这就与现代化城市建 设和精神文
明建 设极不 协 调 。外 国 人 来 中 国 旅
游，最 头 痛 的 就是那又 臭 又脏 的 厕
所，这无疑也给 国 家 的 形象抹了 黑 。

也许 人们 认 为厕所难 登 大 雅之
堂，因 而 厕所总 是修在 街 道 的 僻静
处，且低矮 、简 陋 、设施残缺 ，长期
得不到修缮不说 ，还无人清扫 ，处于
自流状态 ；加之有人偏偏胡拉乱尿 ，
把个厕所搞得臭不可 闻 ；无盖 、无水
之外 ，还常常遭到人为 破坏 ，灯泡被
人摘走 ，瓷砖被人打破 ，竟有 由 于 光
线暗弱 ，绊跤跌进粪坑 的 。

公厕使人担忧 ，机关 、单位 、厂
矿的 内 部厕所也不尽如人意 。有 的 单
位虽 然挂有扫厕 的值 日 牌 ，可谁 也不
愿去 扫 那 污 秽 的 厕 所 ，管 道 经 常 堵
塞，粪便横 流是常事 。有 的 单 位 能
花大量 的 钱盖办 公 大楼 ，却不拿一 点
小钱修理厕所 。君不见这样一种怪现
象，一 些 新 盖 的 楼 房 内 的 厕 所 门 上
贴着 “管道 已 坏 、停 止使用 ”
的封 条 。还 有 的 人 毫 无 自 觉
性，垃圾乱倒 ，剩 茶 残饭和
烂菜败 叶均倒 入 池 内 ，自 然
造成下 水 不通 ，粪便外溢 。
有个公 司 二 、三 楼 的厕所长
期无人打 扫 ，办公 的人 虽 闻
其臭 可 不愿 动 手 ，大家 竟都
闭窗锁 门 上班 。需 解急 的 ，
宁愿花 20多 分 钟 时 间 去 公

厕解手 。真是一件奇闻 。
城厕污染环境的严重后果

据有关部 门 资 料统计 ，我国 每年 粪
便总产量为1.1亿吨 。这就是说 ，非农
业人 口 每人每年 要排泄粪便0.79吨 。在
目前 ，除一 些大城市外 ，相 当 部分 的城
市厕所没有达到 水冲普及 、或极少达到
水冲程度 。由 于人 力 、财 力 、运输能力
的不 足 ，城市粪便 只 能运走10%，更 多
的粪便则没有经过无害 化处理 ，就被直
接运往农村作肥料使用 。而这些未 经处
理的粪便 ，污染 了 蔬菜 、水果 ，形成了
严重 的城 乡 交叉感染的恶性循环 。

据北 京环境 卫 生 科 学研 究所 对 五
大菜市 场25种 蔬菜、147个样 品进行测
定，证 明 蔬菜被粪便 的 污染程度 已 接近
生活垃圾 。人 粪尿 中 大 量 的致病菌和寄
生虫 卵 ，不经任何 处理就用 于农作物 ，
成为污染大气 、水源 、土壤 的 重要 因 素 ，
而孳 生 蚊蝇 ，传播疾病 ，危害 人 的健康 。
这些致病 菌 主 要 是痢疾 杆 菌 、伤寒及沙
门氏 菌 、大肠杆 菌 等 ，致病 菌 含 量 竟 高
达53.40%。

粪便污 染之 严 重 、致病 菌 之繁 多 ，
令人 触 目 惊心 ，不 寒而栗 。然 而 ，如此

严重 的 致病 因 素却未 能 引 起人们足够
的重视 ，有 些人 ，甚 至单位还在继续人
为制造污染 ，扩大污染面 。

人为 的使粪便继续污染城市环境 ，
就如人为破坏植被 、森林一样 ，必将受
到自 然 的惩 罚 。如今 的肠道传染病为何
居高 不下 ，蚊蝇 等 昆 虫 仍 然肆虐人类 ，
危害人 的健康 ，恐怕与 此关 系极 大 。我
们难道还不重视厕所建设吗 ？

改造城厕现状需要理解支持
面对城厕 的严峻 形势 ，人们迫切希

望城市厕所有较大 的 改观 。人们要求似
乎并 不 高 ，只 要城厕 无 味 、无蝇 、干净 、
卫生就行 。

国家 爱 卫 会 当 了 开路 先锋，5年 前
就下 达 了 研 究城市 公 厕 卫 生标准 ，成
立了 7个专 门研 究 厕所 协作 组 ，下发 了
无害化厕所模式 。

各地政府 部 门 逐 步 开 始城厕 改 建
和城厕管理 。全 国 从1986年 起 ，已新建
卫生 厕所3万 多 座 ，使 紧 张 的厕所现状
得到缓 解 ；上 海 、北京 、西 安 等城市 ，
逐渐把城厕 建 设纳 入市政规划 。全 国 近
百万 环卫 工 人 ，披 星 戴 月 ，不怕 污 臭 ，
清理 粪 便 ，为 城 市 卫 生 作 出 了 应 用 贡
献。然 而 ，城 市 公 厕 也 面 临 着 经 费 紧
缺，人 员 不 足 等 现 实 问 题 。为 改 变现
状，环 卫 部 门 开 始 试行 部 分 公厕 以 厕
养厕 的办法 。可 由 于 长 期 的 免费入厕 ，
收费 遇 到 重 重 困 难 。甚 至 有 人 出 言 不
逊，污 辱 管理 人 员 。他们不 理 解 厕 所
收费 的 作 用 ，不 知 公厕 的 收 费 仍 是 用
于厕 所 的 ，因 此 ，扩 大 对 此 的 宣 传 也
是十分重要 的 。

题图 ：鲁强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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窑洞 岁 月 的 毛 泽 东
（报告文学） 高新 华　姚鸿 文

（ 接上 期 第 四 版 ）主席还拉着几位老人的手 ，
高兴地说恭喜 的话 ，又用 手一个劲地抓着带
来的花生瓜子 ，给孩 子们散着 。整个屋 里屋
外，就象是一家人在过 团 圆 年 ，乡 政府 的小
院里 ，欢笑声 响成了 一片 。

笑谈 中 ，毛主席亲 切地问几个老 乡 ，日
子过得怎么样 ，粮食够不够吃 ，有啥 困 难没
有？坐在 主 席 身 边 的一位老人 ，紧 紧握着 主
席的 手 ，眼 里 含着热 泪说：“毛主席 呀 ，你
领导我们搞大生产 ，现在我们都有衣穿 、有
粮吃 ，从没有过这样 的好 日 子 呀！”主席又
问老 百姓和 军队 的关 系怎么样 ，问 部队砍柴
时，砍没砍老 百姓 的树 ，机关 的羊吃了 群众
的庄稼没有 ，军队借东 西 还了 没有 ，没等毛
主席 说完 ，大家就抢着说军队的 同 志好 ，对
老百 姓和气 ，帮 乡 亲 们干 活 ，亲热得就跟一
家人 一样 。尽管这样 ，毛主席仍然让大家提
意见 ，他说：“批评不是坏事 。批评我们 ，
就是帮助我们 ，帮助革命 。只有批评 ，我们
才能纠 正 错 误 ，把工作做好 ，革命才能早 日
胜利。”

那一天 的两个钟头 ，我们警卫 人 员 十分
轻松 ，毛主 席 道别 时 ，屋 里屋外站满 了人 。
主席 已 经走得很远 了 ，老百姓仍然站在路边 ，
久久不肯离去 。

终生难忘的柳林店
党的

“ 七大 ”结 束后 ，
毛主 席 的 身 体
状况 不 太好 ，中
央决 定 让 主 席
到外 地 休 养 一
段时 间 。主 席就
来到 附 近 的 柳

林店 白 求恩医 院 。
那天 出 发 前 ，团

长、政 委 亲 自 找 我
谈话 ，对 我说 ，你们
这次 的 任 务 只 有 两

个，一 是要绝对保证主席 的安全 ，二是要让
主席玩好休息好 。三天后 ，主席 到了柳林店 。
主席 和 徐 向 前 关 向 应 等 领 导 同 志 住 在 石 窑
洞里 ，我们警卫排住在半新 的土窑洞 里 ，土
窑洞 潮湿 ，我们用 木炭火烘烤 ，当 夜我就 中
了烟毒 。

主席不知怎么知道了 ，马上带 医生来看
我。我昏 昏沉沉躺在床上 ，看到那张熟悉的
面孔 ，只觉得 自 己作为他的警卫 战士 ，反倒
让主 席 照 顾 ，心 中 十 分惭愧 ，不 觉流 下 了 眼
泪。主席 见状 ，大声地说：“小石 呀 ，你这
个山 东 大汉怎么流起 了 眼泪 呀？”

主席 越是安慰我 ，我越是难受 。他让 医
生守着 我 ，临走时说：“等一会我再来。”
大约 两个钟头后 ，主席又来对 医生说：“你
到伙房 去 ，让炊事班给小石做病 号饭 ，需要
什么就 向他们提 出 来。”还派人到后勤部队
取来大米 、红 枣为我熬稀饭 。

由于 组织 上不让 主席读书看报 ，他闲得
无事可做 ，总喜欢 唱几段家 乡 戏 。这时候战
士们就喊 叫 ：主席 ，你唱 的我们都听不懂嘛 ，
唱个别 的 ，唱个别 的 。主席 说：“好 ，湖南
戏听不懂 ，京戏懂吧 ？我唱京戏。”这时候 ，
江青也往 往 唱 上 一段 ，她是被 中 央派来照顾
主席生活 的 。

革命家的 胆略
重庆谈判 前 夕 ，延安军民绝大 多数都不

希望 主席 去 重庆 ，我们警卫 战士也 曾 多次劝
过主席 。主席 就反 问我们：“怎么 ，怕你们
的工作 出 问 题吗？”组织上从我们警卫部队
挑选 了 七 、八个人 ，提前 到了 重庆 。主席 临
上飞机的情景有不少文章有过详细 的描述 ，
当时 飞机起 飞 前我们就在 飞机周 围 警戒 ，直

到飞机起 飞 了 ，我们仍然站机机场 ，向 主 席 的
飞机行注 目 礼 。几天来 ，我们 的心一直牵挂着
主席 的安全 ，吃饭都觉得没味 。重庆谈判后 ，
主席安全归 来 ，我们悬着 的一 颗心才 落 了 地 。
一日 主席 问我们：“你们看这仗还打不打？”
我说 ：“主席 ，李部长 （李克农 ）给我们讲 了 ，
仗还是要打的。”

“ 那你们怕不怕 ？日 本鬼子打跑 了 ，你们
还是不能 回家 乡 ，有没有意见哇？”

“ 不怕 。不打倒蒋介石 反 动派 ，我们就永
远保 卫主席。”

主席 笑着 说：“好 ，很好 ，不愧是我们的
战士。”接着 主席又 说：“李克农 同 志讲 的很
好。蒋 介石 是个贱骨头 ，你越是怕他 ，他越是
猖狂 ，所 以你就要打他。”

胡宗南进攻延安 前 夕 ，经常派 飞机轰炸延
安。一天 ，一 颗燃烧弹落在 了 主 席 窑洞 上 面 ，
我迅速指挥 战士爬上 窑顶灭 火 。正在 工作着 的
主席 只是 出 来 看 了 看 ，就转 身 又进 窑 洞 去 了 。

难忘的 历史
进城 以后 ，我担任 了 中 央警卫营 的营 长 ，

直接 为毛主席站 岗放哨 的机会少 了 。
一天 ，主席和江 青散 步 时 ，路过我们营部 ，

我对 主席 说：“主席 ，上营部坐坐吧。”主席
欣然点头 。江 青在一旁开玩笑 说：“我说 ，怎
么不见小石 了 ，原来他升官啦。”过 去 ，江青
经常配合我们照顾主席 ，所 以 她和我比较熟悉 ，
说话也就很随便 了 。那时 的 江 青不像后来传说
的那么 可 恶 ，所 以对她 的玩笑话 ，我觉得也很
平常 。

1953年在 广 播大厦 ，我又 一 次偶然遇 到 了
毛主 席 。主 席 问我：“小石 ，这些 日 子怎么不
见你啦？”

我说：“主席 ，我调到二 团 了。”
这时江 青在 一旁说 ：“嗨 ，这人又 升官 了。”
主席 大概是忙着开 会 ，说 了 几 句 勉励 的 话

就走 了 。那时我想 ，和 主 席 见 面 的机会还很 多 ，
谁知 ，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 。不久
我就被 调 离了 中 南海警卫 部队 ，到西 北 来 了 。


